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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庚

艰苦发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曾率领一
批考古人员到长沙进行勘察，根据
封土及有关情况，例如土层分布、
土中掺杂的文物碎片等，认定长沙
东郊马王堆干部疗养院这里东西
相连的两个大土冢是汉代墓群。

1972年1月16日，马王堆一号
墓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今天看到
的马王堆汉墓陈列，主要就来自
一号墓，包括辛追遗体。如果回溯
当时的发掘情境，可能很多人都
难以想象，这么多瑰丽、珍贵的文
物是在极端艰难的状况下被发掘
和保护的。

首先是经费不足。当时，湖南
省博物馆的员工不多，再加上没有
经费雇请足够的工人，劳动部门更
是不准在农村雇工，怕影响农业生
产，他们只好在市区找了20多个
待业青年。主力仍然是博物馆的
人员，当时全馆职工有42人，除掉
老弱、炊事和值班人员，每日能上
阵的平均是30人。没钱请人，也剩
不下什么钱买工具，购置了60把
锄头、50个胶卷，这差不多算是极
限了。还得考虑伙食问题，当时职
工的粮食定量是男士14千克、女
士13千克。后来博物馆向粮食部
门申请补助，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可
以补150克粮、2角钱。

其次是交通不便。湖南省博物
馆离马王堆大概有6公里的距离，
当时路途已经算是很遥远。别指望
有车接送，大家提着工具，连自行
车都不方便骑行，何况当时自行车
也并不普及。

再次就是发掘环境的问题。在
医院内部发掘，虽然它是文物保护
单位，像是医院里的一个自治区
域，但终归是“寄人篱下”。天晴时
大家还能在外野餐，但到了雨天，
就只能蹲在屋檐下吃饭。

最后还有天气的问题。发掘基
本在春天完成，而长沙的春天几乎
就没有晴天。

随着墓坑挖深，进度越发迟
缓。因为阴雨不断，大家都怕高耸
的土墙引发塌方等安全问题。没有
办法改善硬件，只能靠集体的力
量。据《马王堆考古手记》描述，当
时工作人员到各个学校请求支援，
希望每天能有一所学校派两个班
的学生来协助发掘，由博物馆负责
午餐。学生每天来到后，在墓穴的
四个角上按辐射形状站成8列，组
成四条长长的人工输送带，把土从
坑里提出来再往外传送。大多数学
生也都没有雨具，被淋得七零八
落。因为泥土湿黏，在最外层倒土
的学生，要直接用手去抠下来，一
不注意就会被竹篾刺伤。

这样的场面，侯良直到晚年
想起，都会感动不已。从他留下的
日记中看，3所大专院校和9所中
学的1500人先后参与了发掘工
作，没有这些学校及其学生的支
持，马王堆一号墓发掘工作可能没
有办法完成。

从1月16日到4月28日，整个
马王堆一号墓抢救性发掘正式结
束。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在极其简
陋的条件下，筑出了这个巨大的墓
穴。两千多年后，考古工作人员也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一次
抢救性发掘。

“老太太”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轪侯，在浩

瀚的中国历史中算不上什么大人
物，就算在他生活的年代，数风流
人物可能也很难数到他的头上，更
不用说他的夫人辛追。但因为天
时、地利等偶然因素，辛追在今天
成了一个历史的奇迹，这是她活着
的时候绝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侯良习惯于叫辛追“老太太”。
但辛追去世的时候也不过50岁出
头，放到今天根本称不上“老太
太”。只是在古代，50岁算是一个比
较大的年纪了，毕竟古语有“五十
知天命”。她也应该做了祖母，成为
家族的大家长。

辛追的棺材初到博物馆的时
候，正值长沙初夏，温度逐步上
升，不仅热，也很潮闷，对尸体保
存很不利。工作人员每天去冰库
买冰回来，把敲碎的冰块装入塑
料袋里放在“老太太”周围，大的
冰块用盆子装着放在下面，这样
她周身的温度基本维持在12℃左
右。但在物资不够富裕的1972年，
每天买冰到博物馆给老太太降温，
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有时候有钱都
不一定能买到冰。

侯良咨询过北京、上海的微生
物研究部门，但对方都回答没有古
尸保存经验。这时候，正好湖南医
学院青年教师刘里侯来找他，跟侯

良说他们学校复课后，解剖课没有
尸体，能不能把古尸给他们上课
用。侯良忽然想到医院对保存尸体
有经验，不如就借机找他们帮忙保
存。刘里侯回到医学院人体解剖教
研组，跟王鹏程副教授报告了这件
事。王鹏程一行人第二天就来到博
物馆，了解具体情况。

5月8日，王鹏程带着药品和用
具再次来到博物馆。他首先对辛追
遗体做了胸、腹腔的穿刺，用来做
微生物的分离培养试验。接着，对
她做了一个基本的体检，发现关节
都还保持了一定的灵活度。在将辛
追遗体经过流水漂洗和7℃的水浸
泡后，王鹏程开始给辛追做防腐注
射工作。先是动脉注射，接着是局
部注射。进行手臂血管注射的时
候，可以清晰地看到药水在辛追的
血管里流动。

5月17日，王鹏程对辛追进行
了第二次防腐处理。他先给“老太
太”的牙做了检查，然后给她做了X
射线摄影。这次主要向体腔和各部
位做局部注射。

6月9日，王鹏程给辛追遗体进
行了第三次防腐处理，注射部位和
防腐液用量跟第二次类似。接着王
鹏程用绷带和纱布包住“老太太”，
把她放在4 . 5%—5%的甲醛溶液中，

并采取了避光措施。这个时候，为
了避开博物馆里趋之若鹜的参观
者，辛追被转移到了湖南医学院，
一躲就是半年。直到李政道来参
观，辛追才回到博物馆。

后来，辛追遗体成了文物，需
要至少保存、展览200年。湖南医学
院拟定了一个保存液配方，侯良奉
命去上海找有关单位研究防腐液
的配方、防腐液和有机玻璃棺之间
相互影响的问题。借着当时全国的

“马王堆热”，他在各个相关单位做
了不少发掘和研究报告，大家对马
王堆都有极大的热情，所以也尽量
满足他的请求。

1号讲解员

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后经报
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1972年正值中日建交，时任日
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前，日本媒体
透露他想到湖南来看一看马王堆。
国家文物局考虑到出土文物还在
整理和保护之中，不方便直接对外
宾开放，在请示后，决定把一号墓
出土的T形帛画调到北京，挂在故
宫博物院的外宾接待室中，待田中
角荣参观故宫的休息间隙给他参
观，并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

沫若亲自讲解。侯良当时负责护送
T形帛画前往故宫。

离休后，侯良出版了《神奇的
马王堆汉墓》《马王堆传奇》《尘封
的文明：神秘的马王堆汉墓》《西
汉文明之光》等多部关于马王堆
汉墓的学术著作。马王堆三个墓
一共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涉及
的范围非常广阔，包括帛书、帛
画、竹简、漆器、陶器、兵器、乐器、
丝织品、农畜产品、中草药等。侯
良在他第一本马王堆著作《神奇
的马王堆汉墓》后记中，提到了夏
鼐的一句话：“一个古墓就等于一
本古书。”

对于马王堆文物的研究，侯良
喜欢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
协作”来概括。由于马王堆的出土
文物是多元的，分属不同领域，因
而不同门类的文物由不同的专业
机构、组织来研究。同一类文物也
具有不同的研究意义，例如出土
的三十多种帛书，内容从历史、哲
学到医药、科技无所不有，需要不
同的学科单位进行研究、诠释。同
一件文物也可以在不同领域呈现
不同的价值，例如乐器本身的形
态、发声方式由乐器研究所进行研
究，而它的制作材料、上色工艺又
由木材、化工、动物、植物等研究所
进行研究。

侯良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
他主要从事的是艺术教育、文化
系统行政管理工作，他会成为马
王堆一号墓发掘的领导者之一，
其实也是天时、地利等偶然因素
造就的。相对于考古学家而言，侯
良的身份和主要职能更偏向博物
馆学家，他将考古成果系统、科学
地展示给大众。

2003年湖南省博物馆新陈列
大楼落成开放，当时博物馆的主要
展厅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
物陈列”，而侯良成了湖南省博物
馆1号讲解员。

侯良去做义务讲解员的原因
很简单，就是想继续工作。他曾立
愿要为人民服务60年，这是他最
后一程。当时他已经76岁了，早在
1985年就退居二线，1989年收到
了离休证。但是他没有想过停下
来，离休证发下来的时候，他手上
还有110万字的《湖南省志·文物
志》初稿要继续编纂。经过了几年
时间的调研和修改，该书在1995
年得以出版。

据《马王堆考古手记》介绍，
2003年到2009年六年间，每周一、
三、五从上午开馆到下午闭馆，侯
良风雨无阻去做义务讲解员。侯良
家离湖南省博物馆并不是很远，大
概是5站公交车的距离，但因为他
视力下降，出行有一点问题。最严
重的时候，一只眼睛只能分得清白
天黑夜，另一只眼睛可见模糊的人
影。尽管这样，他仍然坚持自己坐
公交车往返博物馆，就像所有的义
务讲解员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权。
在公交车站，他都需要问路人他要
坐的公交车有没有来。博物馆也有
人提议，派车接送他并不麻烦，但
他拒绝了。他在展厅游走讲解的时
候，更多靠的是一种肌肉记忆，而
不是用眼睛去看。

从那时开始，湖南省博物馆逐
步进入国家先进博物馆行列，环境
一年比一年好，观众一年比一年
多。发展到现在，湖南博物院已经
成为院舍总面积超11万平方米的
央地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在这
背后，有无数像侯良这样的文博
人，他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这也
是他们一代接着一代“愚公移山”
的必然结果。

（作者为书评人）

【相关阅读】

侯良是湖南省博物馆建设、发展，以及马王堆汉墓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利用的见证者与
参与者。他从1969年11月进入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与马王堆汉墓打了一辈子交道。2021年夏末，
侯弋走进爷爷侯良的书房，将爷爷生前的日记、手稿等整理成书，是为《马王堆考古手记》。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相关的图书出版不下百种。在这样一个节点，这
本《马王堆考古手记》意外解锁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感受。这是一本严谨、丰富的考古手记，
是一本精彩的马王堆科普读物，同时是一本无比珍贵的“日记”，蕴藏着情感汹涌、独一无二的
家族记忆。许多历史现场的细节，在纸页间一一清晰浮现出来。

马王堆汉墓背后的
“文博人”

《马王堆考古手记》

侯良 侯弋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

岳南 著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马王堆汉墓》

傅举有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马马王王堆堆一一号号墓墓发发掘掘现现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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